
现当代油画艺术中黄河意蕴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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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革命语境下，油画艺术中的“黄河”成为一种革命符号，逐渐被塑造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后来，与时

代需要相呼应，黄河的象征意义开始从抗战、革命转向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油画作品中对黄河的描绘往

往运用“两结合”的手法，有意塑造“理想化”与“英雄化”的黄河形象。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化寻根的浪潮，油画艺

术中对于黄河的描绘也注入了人文关怀，同时以集体记忆的方式承载着历史与民族的沉重感。 ２０ 世纪末以来，黄
河形象逐渐从画面中削弱或隐退，被人性的复苏所替代。 随着视觉元素的更替，油画艺术中黄河的象征意义不断

丰富，最终完成向文化黄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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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黄河凝聚的共同文化记忆和民族情感，使中华儿女

产生深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将全体中华儿女紧密

团结在一起。 黄河意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

的过程，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黄河在文艺作品中的

象征意蕴也在发生着变化，由此构成黄河文化意义

的丰富性。

一、革命符号到乡土符号的转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河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象

征，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塞、天然的军事屏障。 保

卫黄河成为保卫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升华。 在此背景下，黄河成为

一种革命符号，涌现出来一批表现保卫黄河的文艺

作品，如 １９３７ 年《战斗画报》登载的照片《奋勇反攻

中之北战线：黄河北岸上之我忠勇守卫土将士》、高
龙生为《黄河国防线上》所作的插图、毅人的散文

《别让倭骑渡黄河》、冼星海的音乐《黄河大合唱》
等。 中国共产党东渡黄河，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根据

地积极抗日，使得保卫黄河具有了保卫黄河沿岸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夺得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作用。 在保卫黄河的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在黄河沿岸开展抗洪救灾、生产

劳动、文艺活动等工作，让黄河从中华民族的象征概

念落实到了人民之中。 这一阶段，黄河成为中国各

民族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团结起来顽强不屈地进行革

命斗争，夺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标志，“革命”
成为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有效方式。

与这种时代需要相呼应，艺术也需要在革命话

语中体现人民在革命历史中的意义，体现中华民族

共同体文化内容。 在艺术中如何体现人民性，继承

民族文化创造民族形式，展现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

主题，成为艺术家努力的方向。 黄河的象征意义开

始从革命抗战转向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
为了鼓励艺术家创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艺作品，
浪漫主义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在党

的八大二次会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作

要革命热情、革命理想和实际精神相结合，在文艺上

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自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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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被明确提出，这实现了现实主

义民族化。 革命现实主义意味着对艺术创作题材的

规定，要求艺术家深入生活、反映现实，努力为政治

宣传服务。 革命浪漫主义要求以一种夸张且浪漫的

热情为现实笼罩上虚构的光环，以英雄主义、理想主

义的艺术内容来教化人。 奠定陈逸飞在中国美术史

上地位的作品《黄河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

来的。
１９６９ 年，《黄河大合唱》由原来 ８ 个部分改编为

４ 个乐章———《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愤》《保
卫黄河》。 １９７１ 年，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油画组负

责为这些乐章配图，其中油画组负责人陈逸飞承担

《黄河颂》的配图任务。 他通过巧妙的构思，将《黄
河颂》的音乐语言转换为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图像。
陈逸飞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创作：“《黄河颂》最初

的构想，是画一个羊倌，扎着羊肚子头巾，扛着镢头，
仰天高唱信天游。 反复思量后，发觉这种表现方式

几乎是在诠释《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便毅然舍弃。
转而改成一个红军战士，站在山巅，笑傲山河。” ［１］

《黄河颂》中的黄河作为革命符号，一方面是以《黄
河大合唱》为意象进行艺术创作的需要，另一方面

是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手段，围绕母亲河———黄河

进行艺术创作的需要。 正如蔡若虹所云：“根据我

自己的观察，《黄河颂》的形象构成，仅仅从那个持

枪挺立的革命战士的雄姿来看，这个颇有特点的姿

态决不是从普通的模特儿身上可以找到的。” ［２］ 持

枪挺立的革命战士画像的形成，一方面源于艺术家

本身扎实的艺术素养，另一方面则是革命现实主义

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英雄气质”的体现。
《黄河颂》为巨幅宽银幕式油画（长 １４３．５ 厘米，

宽 ２９７ 厘米），是陈逸飞油画创作第一阶段的代表

性作品。 这幅画以奔腾的黄河作为背景，衬托出前

景一身正气手持长枪的战士形象。 挺拔的战士站在

山巅之上凛然远眺，战士背后冉冉升起的太阳与一

行南飞的大雁，预示着光明灿烂的未来。 画面不仅

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因素，而且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陈逸飞坦言：“创作过程中，我把山顶明亮如炽的光

感复还到画布上，渲染成一片耀眼的白芒；我在红军

战士肩挎的步枪枪眼里，画了一小团红布，形同一朵

盛开的鲜艳的小花，还在他的脚下，画上一行斜飞南

行的大雁。” ［１］画面中的战士顶天立地，与脚下渺小

的群山相对比，突出了英雄形象的高大和内在精神

的高亢。 陈逸飞将正气凛然的英雄战士形象作为黄

河精神的象征，既是对抗战中英雄战士的赞颂，也是

对黄河精神的人物化表达。 参照《黄河颂》的歌词，
可见画面所描绘的是“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

滚”，其中的“我”是由红军战士的形象来体现。 这

个红军战士形象是集体红军的写照，同时也传达出

深刻的民族情怀。 陈逸飞在画面左侧又加入了蜿蜒

曲折的长城，红军战士与长城的搭配，凸显出红军战

士们就是人民心中那道坚不可摧的长城，强化了

《黄河颂》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反抗侵略

者的决心。 画面中长城、红军战士的形象，赋予“黄
河”更加鲜明的政治立场、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
在视觉（《黄河颂》）与听觉（《黄河大合唱》）的共同

见证下，黄河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符号，表达了革命

战士强烈的救国情怀和使命感，传递出中华儿女所

肩负的民族重任和无畏的牺牲精神，黄河因而也被

赋予了革命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既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又具有反思

精神的作品不断涌现。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产生了

“文化寻根”的热潮，沉重的历史感、模糊的原始意

识、深厚的乡土情结都被纳入这种追求之中，李准被

视为“新时期‘寻根’思潮的先锋” ［３］ 。 正如费孝通

所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４］

乡土代表着人们精神与文化的根，从乡土中可以

“让我们看到在艰辛、古老的环境里生活的人们，仍
然保持着人的温情和尊严” ［５］ 。

中国油画艺术领域对于乡土的回望与 １９７９ 年

的两件事密切相关：一是“法国 １９ 世纪农村风景

画”展览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举办。 在国内当时的语

境中，画展一方面展示了真实的农村生活，另一方面

吸引着具有批判意识的青年人通过描绘乡土表达自

我真实的内心。 二是 １９７９ 年《罗丹艺术论》正式发

行。 罗丹主张对自然要有着真挚的爱：“对于自然，
你们要绝对信仰。 你们要确信，‘自然’是永远不会

丑恶的，要一心一意地忠于自然。” ［６］他的主张激励

着新时期的中国青年走出画室，走向乡土、走向自

然，去发现变化万千的生活！
新时期的中国艺术家渴望寻找内心精神之寄

托，他们在乡村中寻找纯真质朴的情感与生活，唤起

了自身对绘画本体的关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艺术家

所关注的黄河，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逻辑，即带着文

化理想主义的色彩看待黄河，并试图对黄河的象征

意义进行重新阐释。 他们希望通过对黄河文化符号

的追求进入传统文化语境中，通过寻找黄河与中华

民族乡土文化的关系，以艺术文化理想实现对中华

民族真实生活方式的追寻、对沉痛历史的追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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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黄河的革命符号化形式，以启蒙的方式实现

了对“五四”时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

符号与象征的继承。
尚扬的油画作品《爷爷的河》中，描绘了一位皮

肤黝黑的爷爷怀抱着娇嫩白皙的孩子，望着金色的

黄河，表达了作者对黄河、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思

考。 整体画面悠远祥和，静穆沉静，在色调上以浓厚

的黄色和褐色为主体，突出黄河形象的浑厚和静谧。
作者将人物形象与船的造型相连接，形成起伏有致

的画面结构，从左到右的色彩深浅错落有致。 尚扬

将传统中国画的诗意与西方油画技法相结合，吸收

新表现主义的油画创作方法，通过极具表现力和力

量感的绘画笔触和构图色彩突出黄河形象的静穆和

宏伟。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尚扬画中的所指去理解

画家的潜在意图，去阅读其隐喻，释放其隐喻所固有

的意义。” ［７］ 《爷爷的河》中的黄河形象，已不同于

《黄河颂》中的革命符号，尚扬将黄河比作一位深沉

多思的老人，这也有别于以往黄河的“母亲”形象，
透露出平静与祥和。 乡土美学观照下的现实主义带

有批判的眼光，具有人文关怀，展现人性，回归乡土，
治愈灵魂，具有质朴与真实之美。 《爷爷的河》通过

“黄河”展开了诗意乡土的抒情画卷，画面超越了对

乡村农民贫苦生活的同情，更像是一首朴素的民族

抒情曲，在绵延不断的情感流淌中，通过诗意、唯美

的意境传递出悠远而厚重的家国情怀。

二、民族历史的感知与想象

与同样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天安门、故宫、长城等

形象相比，黄河缺少标志性的视觉特征，如何使画面

中的河流特指黄河而非其他河流，成为一个难题。
探索种族起源与历史渊源，追溯中华民族的过去，黄
河沿岸人们的集体记忆是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通
过表现黄河形成的集体记忆，如黄河沿岸独特的风

土人情等，成为凸显黄河形象的主要方式。 哈布瓦

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
集体记忆对历史构建十分关键。 社会的历史认知也

维持着当下的信仰和价值观。” ［８］ 艺术作品中对于

黄河的认知，一方面延续了文化寻根的理想，另一方

面要使其能够指代千年历史，蕴含较大的时间跨度。
因此，在油画作品中往往通过黄河表现中华民族的

集体记忆，进而呈现出历史感。 而集体以一定的媒

介为依托，以某些公共活动或共同经历为前提，所以

一时间，对于黄河形象的描绘往往与“众人” （三个

以上）相结合，无论是画面中的红军战士还是船工。
这并不是以具有普遍性的个人来替代那“一类人”，
而是尽可能描绘出众生相，以此唤醒人们对文化黄

河的共同记忆，确定黄河的特征。 此类画面主要通

过以下两种方式来表现。
一是描绘在黄河中的画面，多表现众人与黄河

的博弈。 如钟涵的《黄河初醒》，在开阔的水面上描

绘了几艘将要开工的木船，船工们正在安静地望向

远方或擦拭着船只，画面深处太阳从遥远的山后将

要升起，远处的江面被映射得水光潋滟。 画面中的

黄河与人似乎被长长的船篙对半分割，朝阳映射着

的湖面给人以温暖与希望。 画面是现实生活的真实

写照，但艺术家运用典型化的处理手法描绘出“最
有包孕的顷刻”，将瞬间变为永恒。 又如杜键的《在
激流中前进》通过间接地描绘船工与黄河激流搏击

的紧张场景，表现出《黄河大合唱》中“黄河在咆哮”
的生动画面。 杜键在《我怎样画〈在激流中前进〉》
一文中回忆，自己小时候学唱《黄河大合唱》第四部

分《黄水谣》时，便产生了一种跳跃性的联系———
“一种觉醒的、要求解放的民族感情，好像那时就和

黄河联系在一起了” ［９］ 。 画面中大面积的黄河水与

小面积的人物产生了强烈的对比，相对于湍急的黄

河之流，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画面中 １０ 位船工的

力量也无法与黄河激流抗衡，但他们却要逆流而上，
与黄河做着殊死的搏斗。 这种逆向之力，是中华民

族为了在这片黄土地生活而奋勇前进之力。 画面中

的人物虽然激情昂扬，但是生命的、历史的沉痛感淡

化了革命的色彩，让画面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
激情的生命与悲痛的强烈对比，更好地突显出中华

民族不畏牺牲、奋力拼搏的集体精神。
二是描绘黄河边的画面，通过沿岸的习惯呈现

集体记忆。 尚扬曾跟随船夫们在黄河的波涛与激流

里体验生活，在此基础上，创作完成著名的油画作品

《黄河船夫》。 画面中几个年迈的船夫正在竭尽全

力将硕大、沉重的木船缓慢地推至黄河中，整体画面

为黄褐色，呈现出沉重之感，几处白色是船夫的服饰

与头巾，硕大的船只与瘦骨嶙峋的老人形成了强烈

的视觉对比，显示出一股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反映

了作者对于整个民族精神超越历史层面的终极关

怀。 王宏剑的油画作品《天下黄河》中，一艘木船靠

岸，七八名脚夫吃力地扛起沉重的麻袋，一步一步缓

慢地移动。 在作者看来，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正是建

立在一代代人汗流浃背的劳动之上。 这幅作品以黄

河指代“人民”，题目所传达出的内涵实则是“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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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象征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

神，那被沉重的麻袋压弯腰的背影象征着生命的坚

韧与文明的延续。
这些作品以历经苦难、黄褐色皮肤、颧骨高高凸

起的底层人物形象代替了英雄形象，以浓重的色调

来渲染沉重感，传达出一种悲痛之感，同时也唤醒了

观者对乡土与历史的记忆，使得历史的想象与现实

之间达到平衡。 但先人的集体记忆只能通过历史的

方式呈现，黄河地域形态催生出特有的人文生态形

式———古老的交通方式、古朴的衣着、人力的搬运方

式一直延续着，这些行为与习惯也作为“历史的见

证者”被延续着，在突显黄河沿岸特征的同时也强

化了集体记忆，使得这些地区的集体记忆成为国家

民族自我认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中华民族的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通过黄河的滋养，缔造了

美好的历史与现在，也只有通过最具代表性的劳动

人民形象，才能够把历史、民族的沉重感传递出来。
在国家、民族观念的映照下，油画作品中对于黄

河的表现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呈现出一种集体

记忆的宏大叙事，塑造出历史与民族的沉重感受，但
个人记忆也被淹没在集体认同、民族与国家的概念

之中，从而忽视了自由、私密等个人经验。 二是以宏

观概念为出发点，通过描绘黄河来阐释中华文化，呈
现出一种宏观的、带有普遍性与规律性的“黄河”，
试图建立一种图式的秩序与法则，将缺少标志性的

“黄河”形象进行强化。 三是黄河与人物之间形成

巨大的视觉反差，画面中大面积的黄河仿佛要将人

物淹没，在人与黄河的对比中显现出人类的渺小。

三、人性归复的寄托

党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农
村与城市“二元分隔”的屏障被打破［１０］ ，中国社会

加快了向现代文明转型的步伐。 面对传统文化何去

何从的困惑，人们开始对统一的、中心化的思想进行

反思与批判，试图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与规则。 与

此同时，艺术领域出现的世俗化、市场化与生活化倾

向，也使油画艺术家开始将表现的重点从社会、民族

与国家的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 受此影响，艺术

创作打破了固有的创作与评价法则，“碎片化” “内
省化”“个性化”成为新的审美经验。 在这些作品

中，典型化的情景、诗意的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不

断减少，古典美学中所重视的理想美的典范、理性秩

序、哲思被削弱。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油画艺

术中对于个体内在精神的探求空前高涨，预示着人

性的归复。
在油画艺术中，对于黄河的表现也不再局限在

“概念化”的宏伟叙事中，个体经验成为重要的表现

途径。 段正渠通过象征性的人物形象和抽象性、表
现性的绘画语言描绘了关于黄河的传说故事。 段正

渠成长于乡土，他说：“高中毕业，我成了真正意义

上的农民，每天像父辈那样扛着锄头下地，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 ［１１］ 这种乡土的记忆成为他个人内

求的精神力量。 虽然段正渠的作品有直接描绘黄河

的画面，但在一段时间内画面中的黄河开始消失，体
现为“去黄河化”。 画面中并未直接描绘黄河，而是

突出人本身或以黄河大鲤鱼作为代指，黄河成为人

的陪衬，歌颂的主体产生了变化。 这种艺术方式表

现的重点是人，画面整体歌颂的也是人。 如《大鱼

之四》描绘的是一个健硕的男子拖着一条硕大的

鱼，而身后的黄河成为陪衬。 画面中人物“人”字形

顶天立地的构图形式，体现出段正渠对“人”的理

解，不仅表达出一种英雄式的悲壮，而且传达出不

屈、乐观与昂扬的精神［１２］ 。 段正渠将英雄形象赋

予了众人，正如他所说：“在我心里，英雄必然来自

平凡生活，他们就是一群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或者

说他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１２］ 又如《黄河传说之

七》，黑夜里人们在灯光的指引下托举着黄河鲤鱼

在河畔缓慢行进，如同一场庄严而肃穆的仪式。 段

正渠将个人的主观情感浓缩在作品的色彩和光影铺

设上，通过夜光、星光、灯光等多种光影主题凸显画

面的物象本身，而体型硕大的鲤鱼在浓稠的黑夜中

体现出一种诡谲奇幻之感。 画面选取黑夜作为背

景，不仅贴切地表达出人物内心的感受，而且使画面

整体氛围呈现出一种神秘魔幻色彩。 正如段正渠所

言：“从黑色中，我所表达的人是用有限的一生去面

对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时，体会到的那种渺小、无助和

迷茫，以及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恐惧感。” ［１２］

在段正渠的油画作品中，作为图式与符号出现

的黄河需要语言学中的“能指”，使观者看到“能指”
图像而联想到画面的“所指”———黄河的概念或现

实中的黄河。 “鲤鱼”便成为“能指”，暗示着画面中

未出现的“黄河”。 但现实中的黄河鲤鱼整体为黄

褐色，腹部为淡黄色，仅尾鳍显红色，而非《大鱼之

四》中描绘的通体红色的鲤鱼。 段正渠有意将颜色

暗淡的黄河鲤鱼转换为红色的鲤鱼，实则以此象征

多子多福、鱼跃龙门、年年有余、飞黄腾达之意。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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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他有意将鲤鱼形象夸张，甚至超越人的体积，实
际上是试图通过硕大的鲤鱼来象征人的欲望［１２］ 。
可见，段正渠类似画面中的黄河只是人的陪衬，而人

是黄河的征服者与改造者，作品中虽然削减了对黄

河的刻画，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观者———画面描

绘的就是黄河。
过于实景化的黄河有碍画家内心个体经验的表

现，于是，段正渠在实景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抽象、提
炼，将黄河隐藏在画面之后。 黄河在段正渠的画面

中已不再重要，而是成为内心符号的代指与寄托。
正如水天中的评价：“段正渠与许多描绘陕北题材

的画家之不同，在于他对北方乡土的观察与表现的

出发点，既非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亦非出于绘画形

式的需要，而是出于内心情感的需要。” ［１３］ 无论是

段正渠的陕北题材作品还是黄河题材作品，画面中

的主题形象已不再重要，内心情感成为重要的创作

契机。 所以，在此时期以段正渠为代表的一批油画

艺术家开始从内心情感出发，发掘隐藏在自己内心

深处的记忆，从而深化对人性的表现。 因此，黄河在

画面中已不再重要，而是成为人性复归的寄托。

结　 语

在中国现当代油画艺术中，黄河一直是艺术家

所描绘的对象。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作品中的

黄河意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早期的革命符号转

变为隐喻民族、塑造历史的文化符号，其中虽然具有

模式化、类型化或概念化的倾向，但也出现了一些具

有代表性的杰出作品。 “黄河图像”的意义主要借

助黄河之外的视觉元素来完成，随着艺术中人性的

复归、视觉元素的更替，构成了全新意义上的“黄河

图像”书写。 通过不同艺术家的阐释，革命语境下

概念化的黄河形象的象征意义不断丰富、人文精神

日益丰满，最终完成向文化黄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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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油画艺术中黄河意蕴的变迁


